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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









春天，春暖花開的日子，到處都是一片暖洋洋的樣子。



一座寧靜的小城，一個寧靜的小區。



小區的一間小屋裡，我正焦急地等待著，等待著幽蘭的到來。



幽蘭是我女朋友，我們交往了3年多，她是一個恬靜的女孩子，恬靜得讓人受不了。



她喜歡中國古代的《易經》，在對《易經》研究得非常深入後，慢慢地變成了像修道士一樣的人物，似乎對一切都看得透了，總是清心寡慾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無論發生了什麼，她的態度都是淡淡的、超脫的，像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女，置身於三界之外，用她那淡淡的態度，恬靜地面對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發生。



在5.12大地震發生的時候，她也淡淡地應對。



問她為什麼不跑，她的回答讓我哭笑不得，她說：「大震跑不了，小震不需跑，一動不如一靜。動則生變，變則生吉、凶、悔、吝，冒四分之三的風險，追求四分之一的機會，你認為值得嗎？」



……



而正是這種態度，讓我的承受能力達到了極限！



無論我挖空心思為她製造多大的驚喜，她總是淡淡的一笑；



而我遇到問題暴跳如雷的時候，她也是淡淡一笑，就像一個無底的黑洞，一下將所有的喜怒哀樂吸得一乾二淨。



她經常說：一切都是有因必有果，一切都是按照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進行，沒有必要為一時的得失而興奮或者煩惱。



這種狀況讓我越來越受不了，我需要的是生活的激情，生活的樂趣，說白了，我是俗人，她是仙女。



遠處走來了蘭的身影，她慢幔地走著，一襲白色長裙和披肩的秀髮隨風飄舞，搖曳的身姿像在盛夏裡綻放的一朵潔白的蘭花，給這溫暖的世界投下了一抹清涼。



蘭進門了，臉上帶著微微的笑容。



我拉著她來到電腦旁，打開早已準備好的文件夾，一篇篇各種各樣的秀色文章展現在她眼前。



我對蘭說：「一篇篇慢慢看吧，我就不信妳還能淡淡地對待這些！」



蘭打開文章，慢慢看著，臉上始終保持著寵辱不驚的神情。



看完以後，她抬頭看著我，道：「大千世界。無奇不有，事物存在了就有它存在的理由，我雖然不太喜歡，但我尊重它的存在。對這種事我不贊成，也不反對。」



「可是每一篇文章中的女主角都因這種喜歡失去了生命啊。」



「她們沒有失去生命！」



蘭說道：「每個人的生命都分陰陽，陽極生陰，陰極生陽，陽性生命的消失，正是陰性生命的開始。如同今天太陽下山了，消失了。可它明天一定還會升起。人是永生的！」



我故意刺激她道：「那我邀請妳作為文章中的女主角，妳願意嗎？」



「呵呵。」



蘭笑了笑，平靜地道：「你是說真的嗎？」



我點了點頭。



只見蘭輕輕一笑，往我懷裡一躺，說道： 「如果你真的想體驗那種生活，我不支持也不反對。」



我雙手緊緊擁抱著蘭，吻著她的額頭，慢慢向下，一直到她小巧濕潤的嘴唇。



我倆一陣深深的熱吻，不覺各自的激情慢慢高漲，開始按捺不住，互相撫摸著。



最後，我忍不住解開褲子，亮出傢伙，然後伸手到裙中，扯下那細小的內褲，腰部一挺，深深地進入到蘭的體內。



一陣劇烈的運動，我盡情地享受著這天賜一般的快感。



而蘭，則雙眼緊閉，死死地抱著我，任由我肆意馳騁。



達到最高處，我一把把蘭抱起，下身死死頂住蘭的陰部，幾乎是將蘭掛在自己身上一樣，然後一聲長吟，精門大開，一股熱流噴湧而出，射在了蘭的體內。



蘭也一陣悸動，體內的肌肉一陣收縮，連續幾下壓迫著體內的異物，最終軟軟地掛在我身上。



雖然慾望已經解決，但是我還沒有想出來的意思，緊緊攬著蘭的腰部。



蘭也只能踮起腳尖站著，以保持跟我高度一致。



再次回歸了理性，我輕輕吻著蘭，蘭也默默享受著被吻的感覺，看看兩人，竟然連衣服都還沒脫。



我倆相對笑了笑，互不出聲，最後竟然是蘭甩了甩秀髮，輕輕地說：「應劫而生，應劫而死，佛法空像，真我永存。動手吧。」



說完，閉上雙眼抬起頭，露出了白皙嬌嫩的脖子。



我已經騎虎難下，我雙手放在蘭的脖子上，用力卡了下去。



蘭一陣難受，想咳嗽都咳不出來，嘴巴張開，舌頭微伸，很痛苦的樣子，但是她卻沒有掙扎，只是雙手死死抓住我的衣服，拚命忍耐著痛苦。



看到她真沒反抗的意思，我突然靈念一動：「既然她一點都不抗拒，我又何必用這種老土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呢？」



有了新的想法，我鬆開了手，輕輕撫摸著蘭的脖子，讓她緩過勁來。



突然又能夠呼吸了，幽蘭忍不住咳嗽了幾下，剛才的掐捏確實讓她很不好受。



好一會，蘭終於緩過氣來，抬起頭來，微微望著我，眼神中透露著一絲絲無辜與無奈。



我捧著她的臉，輕輕問到：「為什麼連掙扎都不掙扎一下？妳真的願意捨棄這個世界獨自離去？」



蘭以為是我捨不得這樣做，微微笑了一下：「我不是說了嗎，應劫而生，應劫而死，佛法空像，真我永存，真正的我是永存不滅的！既然知道你想這麼做，我又是逃不掉的，況且我也不想逃，那我為什麼要做無謂的掙扎呢？當然，如果你希望我掙扎的話，我不反對，掙扎一下又有何難。」



我把蘭深深地擁在懷裡，這次我是真的捨不得了，此時蘭的表現太令我意外，太令我興奮了，她什麼時候變得這麼聽話了呢？



難道是屬於人之將死其言也善？



怪哉怪哉！



算了，不去想了，她的做法大大激起了我的性慾，於是我想了個刺激的玩法：「蘭，既然妳這麼想得開，那我給妳來一次最後的瘋狂好不好？」



蘭依在我懷裡，輕輕點頭，說「隨便你，只要你喜歡，我就不反對。」



「那要不要給你講下怎麼玩？」我問。



其實我是不想告訴她，怕嚇著她遭她反對。



「不用了，你喜歡就行，只要你開心就好。」蘭還是靜靜地回答。



「好，我們去浴室吧。」我攙扶著蘭一起去了浴室。



接下來，我們倆脫掉了衣服，打開蓬頭，任由溫暖的洗水灑在我倆身上，我倆互相撫摸著對方，盡情地溫柔纏綿，享受著最後的溫存。



洗完之後，蘭拿起浴巾先幫我擦乾了身體，然後再給自己擦身體。



我趁著這個時候，說了句「等我下。」，轉身出到廚房，拿了把順手的尖刀，藏在身後，回到浴室。



蘭看到我在身後藏了個東西，問到：「是什麼？」



我支支吾吾不知怎麼回答，蘭笑了。



「你沒必要隱瞞我的。」



我明白蘭的意思，於是我將藏在身後的刀在蘭面前晃了晃。



蘭會意，微微一笑：「現在開始嗎？需要我怎麼配合？」



「沒那麼快，來，先轉過身來，彎下腰。」



我擺弄著突然無比聽話的蘭，讓她背對我，彎下腰去，雙手扶著膝蓋，撅著屁股對著我，然後我挺起那又再次勃起的雞雞開始「二進宮」，再次進入蘭的體內。



蘭輕輕「唔……」了一聲，隨著我的進出，呼吸越來越沉重，我拍了下她的屁股：「等下要高潮的時候說一下啊。」



蘭點了點頭：「是要在那個時候殺我對吧？好的，沒問題。」



我繼續奮戰著，因為距第一次射的時間還不長，這次估計會比較持久，我倆繼續努力著。



好一會，眼看雞雞在陰道裡溫度越來越高，似乎蘭已經開始有感覺了，我也就更加賣力了。



好一會，蘭突然一陣抽搐，脖子伸直，仰起臉，大聲叫到：「我到了，快點解決我吧！」



我趕忙抄起刀，架在蘭的脖子上，蘭還專門伸手整理了下頭髮，把它們束到頭頂盤起，然後說：「割吧！」



我手一拉，刀子就在蘭的脖子上劃來了一道血紅的口子，鮮血噴濺而出，瞬間將浴室的地面染紅。



我拉著蘭的雙手，不讓她脫離我的身體，一邊繼續操著她，一邊牽著她在浴室裡散步，讓她將她那「滿腔熱血」撒在我的浴室中。



鮮艷的紅色是那麼的刺目，甚至有點嚇人，於是我打開了幾個水龍頭，放水將那鮮艷的紅色都中進下水道去。



幾分鐘過後，蘭的身體歪向一邊，雙眼緊閉，看來已經不行了。



我也累了，於是將她按在浴池邊，將屁股翹起來，繼續操著。



此時蘭已經完全沒有感覺了，但我還想找到那種特別的感覺……



好一會，我終於釋放了，此時蘭的身體已經開始冰冷，開始僵硬了，我要抓緊時間了。



我把蘭的身體簡單沖洗了一下，把身上的血跡洗乾淨，又將陰戶沖洗了一遍，抬進了廚房，把蘭的身體放在案板上，開始料理了。



我先用剃刀小心地將蘭身上的毛髮（除了頭髮）剃乾淨，然後放水沖一下，蘭的身體更是潔白無暇了，特別是胸前兩個圓鼓鼓的乳房，失去了血色後，更是顯得潔白如玉。



兩腿間的恥丘狠狠地鼓起來，下方藏著一條細長的陰縫，雖然剛被插入不久，但是此時又再次回到了原來的樣子，細細的，嫩嫩的。



接著，我用尖刀從蘭的胸口下方下刀，一刀劃過去陰埠上方，肚皮被內臟撐開了，我雙手將蘭的內臟悉數捧出，直到只剩下個空殼軀幹……



廚房裡，我一個人架好鍋，燒上水，擺上蒸籠，鍋和蒸籠都是特別定做的，長條形的，剛好蘭能夠完整躺進去，爐子則要開三個爐頭同時燒…………



準備好一切之後，我又拿出了一籃子精心準備的蘭花，是去山上採摘的，一種純白色，有點透明的小蘭花。



書上說，這種蘭花是來自地獄的蘭花，我是專門為今天的蘭而採摘的，她說她喜歡這種花……



我將蘭花鋪滿了整個蒸籠，香香的味道被燻蒸得瀰漫了整間屋子，把蘭蘭輕輕抱起，放在蘭花上，再在蘭的身上再鋪上一層蘭花，蘭現在就像睡著了一樣，還是那麼的安詳……



蓋上鍋蓋，點上火，大火清蒸了好幾個小時……



看看時間差不多了，關了火，打開鍋蓋，一陣水汽撲面而出，飄散殆盡後，出現了被蒸得晶瑩剔透的蘭……



將蒸籠取下，然後將蒸屜整個搬到餐桌上，擺好，蘭還是靜悄悄地躺著，散發著蘭花的淡淡幽香和濃濃的肉香，等待著我的享用。



我又拿了個小碗，倒了小半碗白醋，加點鹽，又切了兩圈青辣椒，最後撒上蔥花，香菜，調料做好了。



接著，取過刀叉，坐在餐桌旁，開始享用蘭的美味……



先切下一片乳房，放到調料裡點一下，再擺入口中，一股淡淡的乳香飄蕩在口中，久久不散，與醋的酸，辣椒的辛辣，混合一起，口味特別，很刺激食慾。



吃完了半個乳房，又想換換口味，於是我把刀切入了女孩子最神秘的三角地帶，將陰部整個切了下來，放入盤中，聞一下，陰肉中還透露著淡淡的蘭的體香，而下面的肉縫緊緊地閉合著，像是未開放的處女地一樣。



我用叉子叉住陰肉，切下一小塊，點上調料，放入嘴裡，這塊肉沒有乳房的肉香，但是有股很特別的味道。



陰唇部分很有嚼頭，不過沒什麼味道。



我就這樣坐在桌子旁邊，連續三天，慢慢地享用著這絕世美味，直到蘭完全進入我的肚子裡……



「無極生太極，太極生陰陽，陰陽生萬物。萬物回無極，萬般變化都是夢幻空花，終歸回到空無，只有真我永遠存在……」



在整理幽蘭遺物的時候，我發現了幽蘭留下的這一段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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